
二
、

严谨的研究风格

健雄总是刻苦研究
,

非常认真和十分仔细

地工作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她在进行实验工

作时的细心和深思熟虑 当李政道和杨振宁教

授建议她做一个实验来检验弱作用中宇称不

守恒是否正确
,

她确信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

非常困难的事
,

但她还是决定去做 她需要的

第一件东西是极好的甚低温致冷系统
,

但哥伦

比亚大学的致冷设备不够好 那时
,

华盛顿特

区的国家标准局实验室有一台美国最好的致

冷系统
,

她就立刻寻求并得到国家标准局安勃

勒博士为首的小组的合作
,

一起用这台致冷设

备来做这个实验 于是
,

在哥伦 比亚她的实验

室内
,

她设计和制作了放射源
、

探测器系统和

相关设备
,

并把它们运往华盛顿的国家标准

局
,

再安装起来 她每周都从纽约赶到华盛顿

去做实验
,

每周的工作时间在华盛顿过
,

只在

周末回到纽约

李政道和杨振宁教授常常找她
,

看看实验

有没有进展
,

但她和往常一样
,

非常小心
,

一般

不作评论 除非所得实验结果绝对正确
,

已使

她完全满意
,

她才会作出评论

在她得到 了她 的宇称实验 的初步结果

时
,

由于她感到在极低温情形下工作还没有

足够的经验
,

她仍必须弄清楚这些初步结果

不是 由于某些未知的低温效应所造成 这时
,

即使对于李政道和杨振宁教授
,

她也没有说

出这些初步结果

她与低温专家讨论甚低温效应存在的可

能性 然后她再用稍微不 同的方法重复做实

验
,

仍得到了同样的结果
,

证明弱作用中宇称

确实不守恒 这时
,

仅在这时
,

她才告诉李政道

和杨振宁教授
,

并向世界物理学界宣布这些结

果 正因如此
,

科学界她的许多同事当被别人

问到她的实验工作时总是回答说
,

如果实验是

吴健雄做的
,

结果应当是对的

本文是袁家猫教授在
“

纪念吴健雄教授国际学术会议 —
宇称不守恒被发现以来的物理学

’

的宴会上的发言

怀念我的学生 吴健雄

施士元

我于 年到 年在法国巴黎镭学研

究所师从皮埃尔
·

居里夫人进行核谱学的研究

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

尔后我回到中国
,

受聘为中央大学物理系

教授
,

并担任系主任 当时四年级共有 名学

生
,

吴健雄是其中之一我注意到吴健雄在任何
考试中都能取得高分

,

我也注意到她的中国字

写得十分刚劲流畅
,

方正端庄 在中国
,

字如其

人
,

吴健雄的一生正如她的书法风格那样
,

始终

勤奋刻苦
,

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着 到了

年春天
,

毕业班所有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
,

我

给吴健雄的论文题 目为
。

晶体中 射线布拉格

衍射方程的验证
”

吴健雄毕业后先去了浙江大学做了一年助

教
,

尔后我又介绍她转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

所
,

所长是我在清华的老师 她在顾静徽教授的

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男 年
,

她写了一封信

给我
,

要求我将她在中央大学的毕业论文复印

给她
,

并告诉我她希望能去美国求学深造

岁月流逝
,

直到 年我才知道吴健雄已

经利用 作为 衰变源
,

在极低温下完成了一

个成功的实验
油

从而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

称是不守恒的

到了 年代末
,

我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

政策
,

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了 我写了一封信

给吴健雄
,

间她是否愿意回祖国看看 年

或 年
,

她乘飞机回到祖国
,

回到南京
,

我在

南京饭店迎接她的归来 以后
,

她几乎每年都回

来一次
,

有时有她先生袁家骆教授陪同
,

有时她

只身一人
,

我们曾多次见面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

得
,

有一次中秋节她来到我家
,

我们在一起合影

留念
,

共叙友情

中国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
“

江山代有才人

出
,

各领风骚数百年
”

一代科学伟人吴健雄
,

将

永远是后人效法的楷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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